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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 

啟蒙時期的美術設計──台灣光復前後至民國四○年代末期 

The Early Graphic Design in Taiwan—A Decade from the Retrocession Period / Lin, 

Pin-chang 

林品章 

 

摘要 

嚴格的說，美術設計是隨著社會工商業發達之後的產物，台灣光復前後以至

民國四○年代末期之間，由於社會尚處於普遍性農業的生活方式，且受到戰爭末

期盟軍的轟炸，許多工業的設施也處於重建復甦階段，許多的民生物資必須仰賴

進口，政府為了節省外匯支出，乃發展「進口替代」產業，一方面增加了人民就

業的機會，而經濟也因此逐漸起色，此一時期，由於工商業的競爭少，美術設計

發展的空間有限，因此，美術設計家的專業行業與地位並未形成，而「設計」的

理念也並未建立，故可稱之為「啟蒙期」。 

啟蒙期的美術設計相關表現，比較有特色者有電影海報、郵票設計、封面設

計、插畫等等，電影海報以學徒出身者擔當，而郵票、封面、插畫等設計，則大

部分為美術家們代筆之作。此外，商標與包裝上的圖案，以具象事物或裝飾圖形

為主，而廣告的表現也由於當時大眾傳播理念與印刷技術的落後，往往由一人從

頭包到尾加以完成，也因此而有「簽名」之作的出現，成為早期廣告設計表現的

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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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爭末期，盟軍為了切斷日軍來自台灣的補給，轟炸台灣的頻率也跟

著增加，使得台灣許多重要的設施受到破壞，因此，台灣光復後，可以說是處於

重建的階段，尤其初期的政冶、經濟均不穩定，幸賴國際情勢的轉變，以及政府

一連串的改革與財經措施，社會乃從戰後的廢墟中逐漸復甦起來。 

在文化上，由於戰後政權的交替，難免產生許多適應問題亟待解決，因此，

談到光復後以至民國四○年代的文化發展概況時，可以說是一段動盪而尷尬的時

期，大體上是隨著戰後文化重建、二二八事件、恐共反共等三階段的發展，給予

文化界大大的影響，尤其是因恐共反共所引起的思想箝制與意識形態，更延續到

爾後更長遠的時間。 

大體言之，光復初期以至民國四○年代的台灣社會，人民普遍貧窮、交通落

後，教育也不普及，當時街頭上看到的是來來往往的三輪車、滿街叫賣的醬菜車

和「酒叫倘賣嘸」的收舊貨車，人們的生活雖然清苦，但人心純樸實在，三十八

年來台，曾從事室內裝潢及廣告設計的夏一夫回憶說：「鋸木的屑子，工人也會

收集好，下工時間老闆還要不要，若老闆不要，工人就帶回去燒火。買東西時，

人們也不減價，商品髒了也會擦乾淨後再給客人。路上沒有瓶子，沒有鐵釘、鐵

罐子，因為這些東西都可以用來換錢。」1在休閒生活方面，人們除了年節廟會

的野台戲以及流動性賣藥的耍把戲之外，幾乎毫無其他的娛樂可言，人們關心的

是溫飽問題，於是政府的施政也以優先解決民生問題為主。數年之後，國內的工

業生產力逐漸有所增加，人民的生活也逐年有所改善，但經濟社會的發展仍然緩

慢。因此談到此一時期美術設計的發展概況時，可以說還談不上什麼「設計」的

概念，而此時與「設計」相關的文獻也自然少之又少，因此，有時還得依賴前輩

們的口述來瞭解當時的情況。至於談到設計的表現，也只可以說是達到其裝飾與

美化的目的而已，而其中除了配合政府政策實施的宣傳畫，以及由美術家代筆的

書籍、雜誌、報刊上的插圖、封面外，當屬電影廣告、藥品廣告以及由民間商業

自動自發的促銷動機而完成的設計為此一時期的代表了。 

 

壹、電影廣告 

談到電影廣告，外貿協會設計中心主任鄭源錦回憶說：「台灣在光復前後（民

國三十四年至五○年），尤其是在光復後之十至二十年間，大街小巷，電影廣告

海報處處可見。因為在當時，娛樂場所較少；電影院為當時一個重要的娛樂場所；

                                                        
1 資料來源：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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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與國台語影片之海報，隨時可見。當時，冰果室、撞球室也是中年人或青少

年愛去的地方；這些地方也成為電影海報張貼的地方。具有與海報功能異曲同工

之效的『電影看板』，大多數以油漆繪製而成（很少或幾乎沒有紙質海報併組構

成者）。電影看板也是當時街頭甚具吸引力之裝飾景色之一。」2而據蔡進興的調

查，當時畫電影廣告中最其代表性的人物是簡錫欽，簡錫欽早期即對電影看板有

著極高的興趣，十三歲便隻身遠赴日本，學成回國投入實際的電影看板繪製，如

今已四十幾年了，雖也有衣缽，但偶爾在好友的力邀之下親自操筆，功力亦絲毫

未減，目前在台北尚有一家公司，所傳授的弟子更是遍佈全省。3
 

由於四○年代的彩色印刷技術並不發達，張貼在冰果室、撞球室的電影海

報，是以手工繪製在畫布上再加木框固定的原作海報。這些手繪海報，由於不能

多產，因此常常隨著電影放映的地點而四處旅行張貼。據蔡進興的調查，畫這種

電影海報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陳子福，目前陳子幅還珍藏了一部分的作品。 

在四○年代的電影宣傳上，除了海報與看板之外，最普遍的便是宣傳車。此

外，值得一提的是，各戲院為了使觀眾瞭解劇情和為下一檔電影做宣傳，還印製

了一些單張單色或雙色套印並裝釘成冊的「本事」供觀眾取閱，可以說是四○年

代極具代表性的印刷設計物，而畫面上除了告知電影的訊息之外，也可發現「反

攻大陸、解救同胞」的標語，可藉以說明四○年代社會籠罩在反共氣氛下的情形。 

 

貳、插畫 

戰時，由於生活困苦，畫家常有兼差畫插圖與海報的事，前輩美術家如李石

樵、楊三郎、顏水龍、林玉山等均有畫插畫的經驗。光復後，許多插畫的工作，

也大部分由美術家代筆，如國畫家梁中銘兄弟、李奇茂及師大美術系教授何明績

等人也都有畫插畫的經驗。台灣光復前後，從事插畫的美術家之中，以林玉山最

具代表性。台灣光復前他所畫的插畫作品，有民國二十七年為《台灣新民報》徐

坤泉所作《靈肉之道》長篇小說所作的插畫，及刊於文藝雜誌《風月報》的徐坤

泉的連載小說〈新孟母〉、〈可愛的仇人〉、吳漫沙〈三鳳爭巢〉等插畫。特別是

民國三○年前後，在戰時體制下，外邦書籍不能進口，日本書籍亦實施配給而少

有輸入的期間，反而流行由本島各書局取材民間故事或中國故事的大眾書刊，這

時，林玉山即為台中楊達所譯的《三國志》、《西遊記》及李獻璋編輯的《禮儀作

                                                        
2 鄭源錦，〈台灣海報發展的歷程與展望〉，《台灣現代海報精選》，藝風堂出版，民國 81 年，頁

12。 
3 蔡進興，《台灣海報四十年之發展》學期研究報告，未出版，民國 83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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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書畫過插畫。 

民國三十二年，林玉山任職於「嘉義醬油統制會社」總務課，白天上班，晚

上又得埋頭作插圖。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因空襲疏散到鄉下畫友林東令處，又在轟炸聲中畫了

《三國志》連環畫二冊。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後，「醬油統制會社」解散。林

玉山轉任政府機關擔任宣傳工作，製作標語壁報。一直到光復後的民國四○年

代，林玉山還曾為游彌堅所發行的《東方少年》月刊作過插圖，但那時恐怕已不

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一時的興趣了。4
 

著名的景觀雕塑藝術家楊英風，早期也畫過許多的插畫。自民國四○年起，

楊英風應前輩美術家藍蔭鼎之邀，至農復會擔任《豐年》雜誌的美術編輯，總共

在職十一年。其間，楊英風除了從事封面設計、版面編輯之外，也創作了許多的

插圖，其中，如「竹桿七與矮咕八」、「科學漫畫──磁力破案」…等等漫畫在《豐

年》的版面上占有重要的份量。此外楊英風也曾為早期的雜誌《東方》設計封面，

為早期的美術設計留下了珍貴的記錄。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楊英風是民國五十一年成立的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的

創始人之一，而民國五十六年的設計家十一月大展盛況，也是以他為首之 40人

設計家的聯展。 

以版畫著名的藝術家陳庭詩，早年也畫過許多的插畫，抗戰時期，由於鉛印

供應不繼，於是用木板刻字及插圖來代替。陳庭詩在這種工作環境下逐漸領悟出

刻裂及運轉的趣味，對於他爾後的藝術創作有很深的影響。民國二十七年，他在

福建的《漫畫月刊》發表了生平第一幅木刻作品，隨後曾擔任《大眾畫刊》及中

華正氣出版《新藝術》之編輯，並加入「中華木刻協會」。民國三十六年受邀來

台展出，以後便留在省立圖書館工作，此時，他仍然保持木刻的創作。民國四十

七年以後，現代藝術在台開始萌芽，陳庭詩加入了「東方畫會」，隨後專心藝術

創作，與插畫漸行漸遠。5
 

雖然四○年代還談不上有專業的插畫家與插畫環境，不過四○年代前後陸續

成立或創刊的報刊雜誌，也提供了插畫表現的創作舞台。由於反共抗俄的宣傳與

思想瀰漫藝文界，因此，這個時期的插畫大致承襲了抗戰時期的表現，變化不大，

只是主題由戰時的仇日、抗日，轉換成反共、抗俄，且由於時勢與政局的不穩，

                                                        
4 莊伯和，〈美術家專輯（三）：林玉山〉，《雄獅美術》100期，民國 68年 6月，頁 I8-20。 
5 郭振昌，〈沈默的世界．豐盛的創作──陳庭詩的畫〉，《雄獅美術》76 期，民國 66 年 6 月，

頁 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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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統戰、政治宣傳性的題材占了大部分。除此之外，插畫的功能或其表現形

式，主要是美化版面、襯托文字，或是只提供讀者視覺的藝術欣賞。因此，直接

挪用外國書籍上的插畫者也時而有之。大體言之，這時期的插畫，為版面補白的

性質占大多數，專為文章而創作者，可謂少之又少。在表現技法上，除了以簡單

的線描來表現人物、景物之外，木刻作品為此一時期的特色。據王錫賢所述：「民

國四○年前後的中央日報、陸軍精誠報、文藝創作月刊，以及王爵主編的『小說

月刊』和虞君質主編的『文藝月報』，幾乎全是木刻插畫的天下。民國四十八、

四十九年的『自由青年』，也一度闢有『木刻沙龍專頁』，後來又有朱嘯秋主編的

『詩、散文、木刻』的出現，予人耳目一新，尤為難得。而部份出版業者更是用

心良苦地排除當年紙張、印刷、編排上的困難，出版了一些附有詩詞解說的木刻

畫集。因此，木刻作品除具備美化版面，襯托文章的功能外，另一方面也提供讀

者純粹的視覺藝術欣賞。純供欣賞的木刻畫頁、畫集，好壞我們不予置評，但配

合文章出現的木刻插畫，我們若以內容取材來看，總難脫主觀意識的描寫，與文

章相襯之下，頗不協調；偶有突出者，也因一再沿用，不問內文究竟而淪為點綴。」

6此文可以勾勒出民國四○年代插畫發展的面貌。 

 

叁、閱兵台設計 

閱兵台的設計也是老一輩設計師津津樂道的話題。曾擔任民國四十一年第一

次閱兵時閱兵台設計的夏一夫先生說，當時，有許多親友勸他不要做這個生意，

因為做不好，可能就會遭槍斃的，他並回憶說：「當時他設計了白色與紅色的設

計圖，由於老總統不喜歡紅色，因為有赤化的意義，因此選擇了白色的閱兵台設

計，而且也經開會通過了，但是等到做好了之後，又被當時的參謀總長周至柔說

像是靈堂，只好又臨時加上了紅色，事後，老總統也沒說什麼。」有了這一次的

經驗，第二次閱兵台設計的工作，他就做得比較順利了。民國三十七年來台，一

直堅守廣告設計工作崗位的前輩設計師彭漫，也有做過閱兵台的設計，他說當時

參加閱兵台設計的工作者，都要被搜身檢查。 

紅色代表赤化，是民國四○年代恐共心理下產生的禁忌；紅色原本無罪，但

被扣以「赤化」時，其後果也就變得複雜，特別與星星的造形同時出現時，更是

令人百口莫辯。因此，造形創意與顏色的使用也成為美術家們或從事美術設計工

作者提心吊膽的事，四○年代餘留下來的禁忌，即使到了五○、六○年代仍然存

                                                        
6 王錫賢，〈正襟危坐話插畫〉，《藝術家》雜誌 47期，民國 68年 4月，頁 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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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據美術設計師王行恭回憶，他就讀國立藝專時的老師沈鎧，就是民國五○年

代「黑白展」的成員，曾因其插畫上所表現的人物、樹木的孤寂悽涼氣氛。而受

到情治人員的約談訓示。另據曾為美術設計協會理事長的張文宗回憶，民國六○

年代一幅 SONY的廣告標語「毛毛細語，清晰可錄」，由於出現了「毛語錄」三

字，使得製作人員被約談並受寫悔過書的懲罰。而一直到了民國七○年代，台北

市立美術館仍然發生李再鈐雕塑被檢舉形似紅星的事件，使得當事人與美術館受

到不必要的困擾，這些事件的發生確實令人對反共恐共政策的影響感到不可思

議。 

 

肆、郵票設計 

標語、海報的製作是宣導政令最常使用的方式，但是沒有永久性。作品雖小，

但具有永久性，且又能流通各地的，應該是具有方寸之美的郵票了。 

郵政總局自民國三十八年遷台以來，即著手積極改良郵票的發行，並逐年有

若干的新郵票問市，而成為早期美術家們兼差及一展身手的園地。 

一般美術設計的作品，其藝術價值無法與純藝術相提並論，因此其保存也就

缺乏受到關心，民國四○年代具有設計價值的作品，當屬郵票的保存最具完整性

了。 

由於光復後，國內印刷條件有限，因此郵票的製作也就一直停留在單色印刷

的時代，到了民國四十七年，中央印製廠新設照相分色及彩印設備，同年中華彩

色印刷公司成立，國內才有彩色印刷出現，而民國四十四年、四十五年發行之兩

種蔣總統玉照郵票，則是交由日本及英國所印製而成。 

民國四○年代早期的郵票雖然只有單色印刷，且有一點粗糙的感覺，但如今

看來，卻具有一種時代特色的美感，其中具有代表性者有「台灣實施地方自治紀 

念」（廖末林設計，民國四十年）、「三七五減租」（申說設計，民國四十一年）、

「西螺大橋落成」（設計者不詳，民國四十一年）、「造林保林」（設計者有廖末林、

王修功、席德進，民國四十三年）、「偉大母教」（廖末林設計，民國四十六年）。

這些作品清一色都是政令宣導，畫面上不論是風景、人物都極為精緻，不愧是由

美術家代筆之作，設計者中的廖末林、席德進、王修功都是著名的藝術家。 

另外，民國四十七年三月發行的「昆蟲與花卉」郵票，是由曾經留學於法國

研究藝術的溫學儒所設計，而由日本大藏省印刷局所承印。該兩套作品，還於民

國四十八年獲得《美國生活》（Life）雜誌推選為全世界最美麗之郵票，此項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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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為四○年代美術設計發展的記錄留下了珍貴的歷史意義。7
 

第一位以郵票設計而一舉成名的畫家，當屬廖末林，他所設計「台灣省實施

地方自治紀念郵票」，為我國之郵票開創了新的風格，接連數年，台灣之新郵票

皆是由廖末林與他的幾位好友如席德進、林元慎等人共同設計。 

談到廖末林，後期從事美術設計工作者也許會覺得很陌生，但在本研究進行

文獻收集中，卻發現到他在美術設計方面的創作不僅品質高，而量也非常的驚

人，把他推崇為四○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美術設計家，一點也不為過。 

民國六十一年七月第 17期《雄獅美術》雜誌上，席德進寫了一篇〈裝飾家、

設計家、插畫家的廖末林〉，文中提到：「說到『畫家廖末林』，知道的人可能不

多，因為他從不參加台北的任何畫展，也不屬於任何畫會。連他自己也不承認他

是『畫家』。但在設計與裝飾方面，廖末林實實在在地跳到了台灣『設計界』的

高峰，而無法不使人信服與欽佩。」8廖末林在美術設計方面的投入，一直持續

到民國六○年代初期，之後也許旅居美國的關係，其音訊漸漸的在國內藝術界消

失，如今也已屬垂暮之年了吧！ 

畢業於杭州國立藝專的廖末林，學的是西畫，但在學前及在學中經常從事漫

畫、設計等工作，抗戰期間，曾因投筆從戎而一度輟學，民國三十八年來台後，

兩袖清風，靠著一雙手畫稿子糊口。後來在一個照像館找到照片著色的工作，就

在這個時期，他發現了許多用色的秘訣，並應用在插圖的表現上，漸漸地他的插

畫出現在報章雜誌上，《中央日報》的「兒童周刊」幾乎成了他定期創作發表的

地盤，大幅的童話故事插圖，又美又抒情。繼之又獲得郵票應徵的第一名。找他

畫稿子的人逐漸增多，收入也好轉，於是他便同兩位老同學合夥租了一棟日式房

子，開了一家廣告公司。民國四十二年，廖末林和席德進在中山堂對面的合作大

樓舉行一次聯合畫展，廖末林展出的是裝飾畫，民國四十四年，又與吳學讓、何

明績、林元慎、席德進等十一位老同學，在台北新聞大樓舉行一次聯合展，廖末

林展出了一些圖案的作品。後來他被聘至師大任教，曾上過他的課的有趙澤修、

白景瑞等人，高山嵐則因慢一年入學而錯過機緣。 

民國五十九年，廖末林在國立歷史博物館作了一次全盤的設計個展，民國六

○年，被選為金爵獎裝飾美術的得主。若看過了廖末林的設計作品後，當可肯定

他的成就足夠被稱為民國四○年代最具代表性的裝飾家、設計家與插畫家了。 

                                                        
7 高千婷，《方寸之美》，學期研究報告，未出版，民國 83年。 
8 席德進，〈裝飾家、設計家、插畫家的廖未林〉，《雄獅美術》17期，民國 61年 7月，頁 80-88。

（筆者曾打聽出廖未林在美國的住處，但去信後沒有收到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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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舉的幾位四○年代從事美術設計的工作者，除了廖末林之外，都是台

灣美術史上有一席之地的人物，即使是廖末林，也是以西畫的一礎來從事設計的

工作，因此，美術家兼做美術設計成為四○年代的一項特色。所幸的是透過一些

印刷物的保存，零零星星的還可以找到他們的作品。 

 

伍、封面設計 

光復初期以至民國四○年代期間，除了插畫、郵票之外，另一個與美術設計

相關的表現園地，便是封面設計，尤其是在設計概念尚未形成的年代裡，具有特

色而又有標明設計者的封面設計更顯得珍貴。 

此一時期，反共抗俄文學主導著文藝創作，刊物的內容往往受到重視，因此，

主編者也就由文藝作家擔任，由於此時沒有美術編輯的概念，因此，不僅缺乏版

面構成的處理技術，而封面設計也受到忽視。許多官方的雜誌如《自由談》、《幼

獅》、《暢流》等等，除了名稱千篇一律的採用書法字體之外，畫面也以使用現成

的照片或國畫家的作品居多。雖然看不出什麼「設計」的感覺，不過各雜誌均懂

得運用版面構成的格式化，以致顯現出各雜誌的統一形象，從雜誌定位的觀點來

看，是值得加以記錄的。此外，為了配合當時的印刷技術，部分封面也使用了木

刻插畫作品。 

民國三十九年創刊的《暢流》，一直以國畫作品配上中國古典圖樣做為其封

面，封面設計者有時寫上國畫家的名字，有時則寫上選擇古典圖樣並做封面構成

者的姓名，以民國四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第七卷第一期封面為例，國畫作者

為陳定山，封面設計者則為陳庭詩，而採用之古典圖樣則為清宮木器（上端）與

唐磚邊椽（下端），到了民國五十一年，正逢該刊創刊十二週年紀念，該刊以「筆

譚暢流」之欄，分請當時知名藝文界人士如傅猖夫、李超哉、陳樹曦等數人提出

意見，其中在封面方面，普獲大家的肯定與好評。如：「封面設計殊見醒目，嗣

後似不必變更。國畫的題材與風格，乃見仁見智之事，惟封面用紙，似有提高質

的需要──較厚而光者為佳。」（傅猖夫）、「封面代表一個刊物的風格，本刊一

向以國畫為主，歷年來各卷均如此，已為讀者所熟悉，所愛好，似不必改變。」

（陳樹曦）、「封面設計很好；惟如十八、十九、二十三卷設計，『暢流』二字都

是橫排，下面全幅為國畫；似亦醒目。」（楊一峰）9可見當時「設計」的概念雖

然並不成熟，不過封面對於一個刊物的重要性仍然受到認同。 

                                                        
9 〈筆譚暢流〉，《暢流》雜誌第 25卷第 1期，民國 51年 2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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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十六年創刊的《文星》雜誌，一直以人物的照片做為其封面，早期的

雜誌名稱也使用書法體，民國五○年代初，龍思良加入以後，雖然不改其封面使

用人物的一貫風格，只是由照片改為人物速寫，而雜誌名稱也改用了各種的美術

字字體，非常具有特色。 

民國四十九年創刊的《作品》雜誌，名稱使用胡適先生的書法字體，封面的

構成非常單純，封面設計者有廖末林、楊英風、呂無咎等人，其中廖末林設計的

封面雖然單純，但甚具現代感，在當時以具象技法做為各種美術設計表現為主的

時期，這件封面設計作品尤其顯得特別，廖末林的封面設計作品頗豐，舉凡寫實、

幾何圖案等等皆有，為一量產而又多變的美術設計家。 

民國四○年代以來，封面設計一直是美術家們兼差的工作，到了民國五○年

代以後，由於美術設計行業的興起，吸引了許多醉心於美術設計工作者的參與，

隨後，以美術設計者身分從事封面設計工作者日益增多，如高山嵐、沈鎧、胡永

等人，均有許多封面設計佳作。 

 

陸、商標設計 

在今日美術設計上占有重要意義的「商標」，是現代企業不能缺少的一項設

計，但在早期台灣，由於經濟活動規模小，商品流通的範圍不大，因此對於商標

的設計，常常是由民間商號自己完成。其目的只在說明商品的歸屬，還沒有刻意

去處理經營理念、視覺效果的觀念及技術，因此，設計完成啟用的時間以及原設

計者也往往無從考查，而在此所介紹的商標，則是有充分的文獻根據其在民國四

○年代便已被使用，但仍無法說明其何時開始啟用。因此，有的商標甚至早於民

國四○年代便已誕生，至於商標設計受到重視，並且透過設計家專業的處理，是

在民國五○年代以後的事。 

日本的社會，每一家姓都有他們的標誌，稱為「家紋」。爾後，每一商家為

了保證自己的商品品質，也把家紋應用在商品上，而演變成商號的商標。日據時

期，日人使用商標的習性，也影響到台灣的社會；一般的民間商 

店，除了招牌之外，也有把商店的名稱，如「XX 號」，「XX 記」直接以水

泥鑲嵌在建築物上者。較常見的商標，是在姓氏上加上外圓框的造形。此外，代

表行業別的標誌也在社會中流行，如當舖常用之被外圓框住的「當」字，目前還

留傳下來，令人有懷舊的感覺。 

以外圓框造形設計的商標在民國四○年代非常的普遍，尤其是一些公營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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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是千篇一律的採用這種造形，如台糖、台鋼、鐵路局、中油等等，時至今日

仍然沿用，台糖、台鋼、中油是在商標中還寫上文字，而鐵路局則使用圓形的「台」

字加上鐵軌的造形，頗有創意，且在圖與地的配置上也恰到好處，在當時可算是

非常現代感的商標。 

台灣光復後，企業的規模都有限，也許是同業少，使得產品競爭小，從廣告

上看，藥品是當時非常熱絡的行業。從這些藥品公司的商標看來，商標的設計常

直接寫出公司的名稱，再加上一些複雜的動物、植物圖案。其中稻穗或具有象徵

吉祥意義的八卦、葫蘆也被應用，由此可以想像四○年代以農業為主的傳統社

會。由於商標圖案複雜，且喜歡將很多物件組合在一起，使得商標中有文字、有

圖案、有花邊等等，成為此一時期的特色。 

民國四○年代後期便已註冊登記的黑人牙膏商標，使用人物的具象造形，到

了民國七○年代才因種族歧視問題而略加修飾。民國四十二年成立的味全公司，

專門製造高級調味精、醬油、醬品等各種食品，而使用「雙鳳牌」的品牌，其商

標也使用雙隻鳳的具象造形圖案。到了民國五十六年，才由日本的名設計師大智

浩設計的五個圓的標誌取代。不過包裝上還沿用早期的設計。 

大同公司的商標，在民國四○年代，算是比較有設計觀念的商標，其涵意說

明如下：10
 

一、起源於民國七年大同公司創業人協志商號的「志」字，加以圓形的動態

及三筆的安穩圖案化，表示協眾力可成城。 

二、從兩千六百年前的〈大同禮運篇〉開始，重現為聯合國的理想，以中文

「大同」兩字象徵愛國同胞的支持國貨民族工業。 

三、表示民國四十三年起，大同電扇首創外銷，大同產品已外銷 45國的實

績與進取心。 

四、加上輪廓使國文的聯合體（紅底白字或紅字框白底）更有集中感。 

由此內容看來，似乎此商標是在民國四十三年起便已被大大的推廣。 

 

染、包裝設計 

「如果你認為雕琢繁麗的花紋，或者燦爛奪目的渦形裝飾是至高無上的包裝

藝術，你大可不必再往他處去尋。在台灣已逾五十年歷史的製藥工業中，色彩鮮

                                                        
10 《工業設計》雜誌第 4期，明志工專出版，民國 57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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艷的藥品包裝具備了這些特色，且更有甚之。」11這是民國七十六年《Free China 

Review》2月號中一篇〈Packaging As Art〉裡的一段話，充分說明了台灣早期藥

品包裝的風格與特色。 

日據時代晚期，台灣雖然已積極在發展工業化，不過，一般還是農業為主的．

社會，交通不便，西醫不多，而其醫療費用也昂貴，因此一般民眾有什麼疾病時，

常有坊間流傳的祖傳偏方或借助中醫、草藥的治療，而對於一些尚不致命的小毛

病，諸如感冒頭痛、消化不良、牙疼等等，由於老式草藥療效不顯著，只好求助

當時一些台灣成藥。當時製藥廠係採日本式的分銷系統，雇用大批的業務員，把

這些小包裝的廉價成藥，鋪售寄放在一般人的家裡，隔一段時間再上門清點使用

了那些藥品，並順便結帳及補上新藥。這種銷售的方式，對於交通不便的鄉間地

區確實解決了不少疾患的困擾，成為當時西藥流通的主流，到了台灣光復後的四

○、五○年代，仍然沒有太大的改變。 

台灣光復前後，文盲甚多，尤其是在鄉下，能找到一位初中教育程度者，非

常的不容易。因此，這些藥品的包裝設計除了大量使用裝飾花邊之外，千篇一律

都是以「對症下藥」之非常清楚的人物圖像來表達藥物的用法。比如消化不良的

藥便畫一個人彎著腰、手摸著肚子，頭痛的藥便畫一個人手摸著頭，牙痛的藥便

畫一個人手摸著臉頰，咳嗽的藥畫咳嗽的樣子，發燒感冒的藥則畫一個人前額上

放一個冷水袋的模樣。此外，小孩專用的藥，則以小孩子的圖像來表現。對於這

些表現方式，固然是為了告知患者該藥品的用途，但也因此為台灣早期藥品的包

裝設計樹立了獨特的風格。 

台灣光復對於這些藥品的包裝設計，並沒有產生立即的影響，民國四○年

代，成藥幾乎還是家家必備的萬靈丹。雖然部分的成藥受到新藥的衝擊而逐漸失

去了市場，不過部分的成藥一直到今天，仍然受到老年人的喜愛，而包裝設計也

一直是保留著過去以來的模樣。如「五分珠」治頭痛與治牙痛的成藥包裝，目前

仍非常的暢銷，且擁有固定的消費群，這些迷人的包裝圖樣；仍保有著過去五十

年來獨特的風味，而「治痛丹散」也是目前仍暢銷的藥品，圖案精雕細琢，而棕

色系列的色彩，也使人充滿懷舊的情懷。 

在這些台灣早期的藥品包裝上，除了採用花邊裝飾、具象人物圖案及藥品名

稱之外，「註冊商標」似乎被刻意的強調，可說明品牌的觀念在早期台灣的商業

社會中已經存在。然而，兩個不同藥廠的小孩感冒藥，卻不約而同的使用日本童

                                                        
11 “Packaging As Art”，Free China Review 2月號，頁 40-46，民國 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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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故事中的桃太郎模樣，以現在的設計觀念來看，是不應該存在的。此圖案除了

可以說明日本文化對於早期台灣社會的影響外，也顯示出所謂「註冊商標」的想

法並不是非常的嚴謹，前輩級的美術設計家江泰馨回憶說：「四十年前，包裝設

計的折紙方式，有時候想到一個創意，公開後馬上會被人抄去使用，也沒有辦法

告人，告了也沒用。」12而包裝圖案的設計，在四十年前的設計文化上，什麼是

智慧財產權，諒必還沒有萌芽吧！ 

五○年代以後，我國政府成功的土地政策與經濟計劃，逐漸的改變了台灣的

製藥市場，過去大量的花邊裝飾圖案也在藝術性逐步向簡潔流暢的現代化過程中

逐漸褪色，由於寶島的教育普及迅速，消費者不再需要仰賴包裝上的圖像辨識內

容，使得有關病症的人物圖像描繪也減少，而日漸重要的進口西藥，也促使藥商

設法將自己的產品外貌洋化，此外，早期鄉下成藥寄售的方式，也因政府致力於

醫療體系的改善與隨之而來的經濟繁榮而逐漸式微。 

民國四○年代的包裝設計，如今還可以見到者，尚有公賣局的長壽香煙（黃

色）及新樂園的包裝。其中長壽香煙的包裝曾數度更換過幾種新包裝，不過舊的

黃色包裝還被保留，而新樂園的包裝則一直保有原貌。據前輩設計師江泰馨所

述，長壽香煙的包裝是由民國四○年代較具規模與知名度的綠地印刷公司所設

計。此外，明星花露水、維生方糖等等也是民國四○年代便已出現的商品，其包

裝也一直保有原貌，其中，維生方糖的包裝盒是由夏一夫於民國三十九年所設

計，明星花露水則早在民國初年便已在上海暢銷，其標籤上的女士圖樣 ，便可

看出當時女士們流行的妝扮，如今看來，很有懷舊的味道。而鷓鴣菜腸蟲藥也是

民國四○年代便為大家所熟知的藥品，民國七十五年曾一度改用新版包裝，不過

圖案則保留原來的風貌。 

 

捌、廣告設計 

「台灣廣告約有三十年左右的歷史，說短不短，說長又不長，比起日本電通

九十年歷史，我們卻像是一個小孩子。」13這是民國七十八年十月《動腦月刊》

147期中，一篇以台灣廣告為主題的文章中所寫的一段話，以此時間推算，那麼，

台灣光復後至民國四○年代末期之間，台灣還沒有廣告的歷史。 

光復初期，由於政府大力推展進口替代工業，限制商品進口，除了西藥之外，

                                                        
12 人物專訪。 
13 〈今後台灣廣告表現〉，《動腦月刊》147期，民國 78年 10月，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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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沒有其他的貨品要做廣告，而本省的商品，由於經濟發展與商品流通的格局

不大，許多的廠商也都沒有做廣告的習慣，此外，由於政府對言論的管制，報紙、

雜誌在狹窄的空間裡發展，而廣告也受到影響。直到民國五○年前後，廣告代理

制度建立，台灣的廣告事業才得以正軌的發展。因此，「在這之前，民國四○年

代各報的廣告業務可說是打爛仗的階段。」14若以此觀點推算，台灣的廣告不遇

是三十餘年的歷史。 

民國四○年代，國民所得低，人民普遍貧窮，自然影響報紙的購買力，也是

造成台北報紙商業廣告少的原因之一，而依廣告學教授顏伯勤的研究，台灣地區

在民國四十八年以前，尚沒有廣告量的統計。15在此情形之下，廣告設計的表現

自然談不上創意或是設計了。前輩廣告設計師彭漫回憶說：「回想民國三十九年

的時候，台灣最熱門的報紙要算是《新生報》。當時，還沒有專門做廣告代理的

廣告公司，僅有一家略具規模，以做台灣『博覽會』展示工程，和菸酒公賣局

POP店頭掛牌起家的『工商廣告公司』──負責設計工作為老友湯亦鵬先生，和

少數家庭式畫畫『店面招牌』，以及『電影看板』的廣告社。至於在報紙上刊登

廣告的業務，全部操縱在報社業務人員的手裡。當時所謂廣告設計，大多數是用

鉛字排印，偶而（編按：應為「爾」）也有極少數簡單的『插圖』出現，其構圖

和當時的報紙印刷技術同樣粗劣，根本談不上設計，其廣告效果是令人懷疑。」

16
 

民國四十三年起，有兩家較具規模的綜合性廣告公司成立，一為東南廣告公

司（彭漫當時為東南設計部主任），一為聯合廣告公司。主要業務為政府和工商

業界廣告活動、慶典裝飾工程展覽會、店面與室內裝修、櫥窗佈置、包裝、海報、

商標、模型、工藝品等設計製作。彭漫說：「當時在各廣告公司從事設計工作的

人員，大部份是對美術設計工作，趨於狂熱自學而成的年輕朋友，和少數學校的

美術老師。」17而「廣告設計和廣告完稿，當初都是由一人包辦，在構圖與標題

方面，大多自我表現。唯一文字資料來源，是由報社廣告業務員代寫的八股廣告

詞，或直接出自廣告主親筆杜撰的『吹牛文章』。強調商品是畫面的特色，『童叟

無欺，老少咸宜』是早期最通行的口號。因攝影在此時還末和廣告扯上關係，為

了使商品在報端刊出能夠清楚明顯，在畫廣告商品時，不管以何種角度『透視』，

                                                        
14 陳國祥、祝萍，《台灣報業演進 40年》，《自立晚報》出版，民國 76年，頁 85。 
15 顏伯勤，《20年來廣告量研究》，台北市廣告代理公會出版，民國 71年 3月，頁 1。 
16 彭漫，〈台灣廣告設計三十年〉，《雄獅美術》113期，民國 69年 7月，頁 72-77。 
17 同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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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得將經過透視變形後的商品，包裝上顯示出來的圖案、標誌、各種中英文字體，

以及商品本身的立面，廣告設計人員都要以一種修鐘錶的『忍氣工夫』，仔細地

一一描繪出來。」18
 

這裡所指的「修鐘錶的忍氣工夫」，其實便是以鴨嘴筆表現的「線畫廣告」。

由於當時的印刷技術落後，如果不以這種線畫廣告來表現，在媒體上便無法清楚

的顯現出來。因此，這些線畫廣告也就成為四○年代廣告設計的特色，如今看來，

反而具有另一番風味。一直到民國五○年代，這些線畫作品仍然在廣告表現上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而更有趣的是，作者都會在作品上簽上自己的名字，似乎說明

了作者對自己精心完成的畫稿非常的重視。在早期線畫廣告中極具代表性的人

物，除了彭漫之外，尚有蕭松根、胡斐及幼鵬等人。 

生於民國十三年的彭漫，小時候對美術很有興趣，中學時，曾為日軍憲兵隊

畫過一些宣傳畫。抗戰勝利後，到上海從事廣告設計工作，民國三十七年初來台，

民國四十五年曾擔任東南廣告公司設計部主任，民國五十二年又轉任國際工商傳

播公司設計部經理。他的線畫廣告代表作有司令牙膏及司麥脫襯衫，而司麥脫襯

衫的包裝盒也是由他所設計。民國六○年代，彭漫被聘至銘傳商專商業設計科任

教，以資深設計師之立場對當時的設計教育提出頗多建言。 

蕭松根生於民國十八年，據其自述，當他二十一、二十二歲時，曾畫了許多

的報紙廣告，也有簽名，代表作有黑松汽水、雙船牌魚肝油。而更值得一提的是，

民國四十七年，蕭松根的照片及作品曾被刊登於日本《idea》雜誌的第 30期上，

民國四十八年，他的包裝作品也被刊登於 Graphic press公司出版的 packaging（包

裝）年鑑中，此外，民國五十九年五月適逢《idea》雜誌創刊 100週年，出專集

介紹世界 100位設計家，蕭松根是台灣唯一被介紹的設計家，因此，蕭松根可能

是我國最早被國外雜誌介紹的設計家。民國五○年代，蕭松根還被聘至銘傳商專

及大同工學院任教，目前則經營印刷設計公司。 

胡斐這個名字，是在舊報紙與雜誌的線畫廣告作品的簽名中發現的，經多方

打聽下，才知道是資深設計師楊夏蕙的老師，楊夏蕙是在十三歲時，經廣告界前

輩袁錦春的引薦，到胡斐家點燭拜師，此後與胡斐開始了七年多的學藝生活。 

據楊夏蕙所述，胡斐為早期大陸來台的流亡學生，來台之後，一方面在國防

部上班，一方面也從事廣告設計的工作，曾擔任國際工商廣告公司的顧問，目前

已旅居美國，他的線畫作品很多，成為台灣早期廣告設計之珍貴的資料。幼鵬也

                                                        
18 同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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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舊報紙中發現的簽名，代表作有瑪琪香皂、黑松汽水等等。 

民國四○年代末期，台灣的經濟顯著的成長，商業活動逐漸熱絡，自然刺激

廣告的發展。民國四十八年，東方廣告社由溫春雄創立，同年，東方廣告社加入

亞洲廣告協會。這一年起，台灣的廣告代理業開始萌芽，民國四十九年，廣告界

先進周文同又創立了聯藝廣告公司，我國也在這一年首次組團出席在東京舉行的

第二屆亞洲廣告會議。此後，廣告代理制度逐漸的走入正軌，而廣告設計也逐漸

脫離「畫匠」的層次，步入設計的領域。（來稿日期：1996.1.24） 


